
王仁扮演的毛泽东
在新近上映 的献礼片

中，《毛泽东和他的儿子 》
显示 出 巨 大 的 艺 术 感 染
力、生命力和辐 射 力 。殊
不知这部备受人们称赞 的
影片 ，扮演毛泽东 的演 员
并不是影迷们所 熟知 的 张
克瑶 、古 月 ，而 是 尚 鲜为
人知 的 王仁 。

1947年就从事 话剧表
演的 王仁 ，是在 一个很偶
然的机会被推 上舞 台扮演
毛泽东 的 。十 年 前 ，王仁
所在 的空政话剧 团 排演话
剧《九 ·一 三》。当 团 里
所有有条件 的 演 员 试妆饰
演毛 泽 东 形 象 并 不 理 想
后，一位演 员提 出 让 王仁
试试 。当 王仁 经过化妆造
型之后 ，一个形神兼备 的
毛泽东 形象立 刻 出 现在人
们面前 。王仁 刚 上 舞 台 ，
立刻 引 来 观 众 的 热 烈 掌
声，他所扮演 的毛泽东被
观众接受了 。此后 ，王仁
又在表现毛主席1959年 回
韶山 的 电视剧 《故园 行 》
里饰演了毛主席 。然 而 王
仁对前两次扮演毛泽东并
不感到满足 ，他渴 望能再

次扮演毛泽东 ，以求有新
的突然 。王仁 曾 四 次 见 到
过毛主席 ，那不 同凡响的
伟人形象 ，他 至 今 记 忆犹
新。然而他在 《毛泽东和
他的 儿子 》中 扮演时 ，并
没有仅仅在人物 的 形体动
作上 多下功夫 ，而是反 复
去分 析 毛 主 席 的 经 历 并
由此 判 断 毛 主 席 在 遇 到
丧子 之 痛 时 会 有 怎 样 的
情感 和 态 度 。因 而 观 众
在看 王 仁 的 表 演 时 ，很
少有 人 说 他 扮 演 的 毛 主
席象 还 是 不 象 ，人 们 为
他如 何 将 毛 主 席 英 魂 附
体的 情 感 表 达 得 淋 漓 尽
致而 赞 叹 不 已 。据 说 当
摄制 组 在 湖 南 宁 乡 一 个
偏僻 的 小 山 村 拍 摄 毛 主
席走 访 一 烈 属 戏 时 ，围
观的 村 民 们 看 到 王 仁扮
演的 毛 泽 东 ，顿 时 沸腾
起来 ，他 们 纷 纷 指 点着
王仁 呼喊：“毛主席 ，这
是毛 主 席 ！”消 息 迅速

传遍 了 四 乡 八 邻 ，围观
的村 民走 了 一批又 一批 。
一位 七 十 多 岁 的 老奶 奶
竟然 让 她 儿 子 背 着 下 山
赶到 拍 摄 现 场 ，她话 语
朴实 地 说 ：“我 是来 看
毛主 席 的。”在 北京 举
行的 影 片 首 映
式结 束 后 ，毛
主席 的 儿 媳刘
思齐 、邵 华紧
紧握 住 他 的 手
连声 说 ：“演
得真 象 ，演 得
真象 ！”当 影
片在 韶 山 举 行
首映 式 时 ，几
乎所 有 的 观 众
都禁 不 住 泪 流
满面 。毛 主 席
的堂 侄 ，现 任

韶山 宾 馆 副 总 经 理 毛 岸
平说：“这 是 我 看 到 所
有表 现 毛 主 席 最 成 功 的
一部影片。”由 此可 见 ，
王仁 所 扮 演 的 毛 泽 东 ，
不仅 已 获 得 广 大 观 众 的
认可 ，而 且 确 实 有 了 新
的突 破 ，使 毛 主 席 走 下
了神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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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说 的 慎 言 ，不 是要人们
当说 不 说 ，或说半 句 留 半 句 。而
是要 入情 入理 地把话说 贴 切 、准
确一 些 ，避 免 “莠 言 乱政”，造
成不 良 影 响 。这对 一 个领 导 干 部
来说 ，显 得 更 加 重 要 。一 代 明 君
唐太 宗 就很 注 意慎 言 。在 一次 和
侍臣 交 谈 中 说道：“凡在 众
庶，一 言 不 善 ，则 人记之 ，
成其耻 累 。况 是 万 乘之 主 ，

不可 出 言 有 所 乖 失 。其 所 亏
损至 大 ，岂 同 匹 夫 ？我 常 以
此为 戒。”冯 玉 祥 将 军 也说
过：“金人也 曾 三 缄 口 ，谨

言方能 到 慎行”。在 现 实 生
活中 ，有 些人 不 大 注意这 一
点，说话轻率 ，不 讲分 寸 。有 个
领导 干 部讲话，“下 边 ”的 评论
是“三 部 曲 ”。开始 是 马 列 主 义 ，

中间 是个人主 义 ，最后 是 自 由 主
义。有 个领 导 干 部 在 正经场 合 里
说：“谁 能 送 出 去 礼 ，要 得 来 钱 ，

谁就 是 个 有 本 事 的 干 部。”还 有 个
管官 的 官 ，动 不 动就对 下 属 说：“你
们谁不 给 ‘我’好好干，‘我’就
撤你 的 职 ，停 发 你 的 工 资。”云 云 。
这些有 悖 常 理 的 话 ，听起 来 别 扭得
很，弄 不 好会 影 响上 下 级 关 系 和 干
群关 系 ，伤 害 人的 积极性 。

唐明 皇 之所 以 小 心谨慎 ，
“ 不 可 出 言 有 所 乖 失”，因 为

他常 想 到 自 己 是 “万 乘之 主 ”
的身 份 。我 们 一 些 领 导 干 部 都
有一 定 的 身 份 ，说话 的 份 量 和
影响 力 不 同 于 一 般 “匹 夫”，
按说应 该慎 言 避谬 。可 恰恰相
反，一 些人把 自 己 的 身 份 当 作
轻言 的 资 本 ，以 为 自 己 有 权 即

有理 ，即 使 说 错 了 也 要 以 权 压 人

因此 说 话 “失 控”，

信嘴 胡 说 的 现 象
时有 发 生 。久 而 久
之，会 不 会 “成 其
耻累 ”呢 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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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大学士解缙才思敏捷 。一次与成
祖朱棣游玩 ，朱棣有 意难他 ，便说：“宫
中昨夜 有 喜 ，你以 此为题作首 诗吧。”解
缙即吟 日 ：“君 王昨夜降金龙。”朱棣说 ：
“ 是个公主。”“化作嫦娥下 九重。”“可
惜死 了。”解缙忙又 吟：“料是人 间 留 不
住，”朱棣故意说：“扔 到水池 中 去 了。”

“ 翻 身跳入水晶宫。”
随机应 变 ，顺理成章 ，
朱棣大为赞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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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 ，笔 者 去 首都北京
观光 ，在北 京首都体 育馆饱
瞻了 令 人惊罕 的 巨 字 “雄
风”。每 字 高23米 ，宽16米 ，
苍劲挺拔 ，潇 洒飘逸 ，堪称
当今 世界最大 的汉字 。笔 者
采访得知 ，这就是 山 东 书法
家孙鑫所书 。

他今 年48岁 ，自 幼 习 武
学书 。在 一 次偶然 的机会 ，
他去 山 东 青州 云 门 山 看到悬
崖峭壁 上 有 一 高7.5米 ，宽

3.7米 的 巨 书 “寿 ”字 ，使他大开眼界 。
从此 ，他便埋下 了 写 巨 字 弘扬祖 国 传统
文化 的雄心壮志 。他费尽心机 ，自 制了
一只 长3米 ，重40斤 的 巨 笔 。平素 ，他
结合 武功 ，操此 巨 笔 ，昼夜飞舞 ，经久
磨练 ，终 于 摸索 出 了 巨 书 运笔 的技巧 ，

自如地写 出 了 比 “寿 ”字还大一倍 的 巨 字 ，
并达到 “快时 笔 下 飞 白 如舞 ，情志扬溢 ；
慢时 笔 如泥路行步 ，出 屋漏迹”。运 笔纵
横似惊 蛇入草 ，一 笔 三折之势 ，点如 高 山
坠石 ，稳健结 实 ，直 如松柱持树 ，苍劲挺
立。

当举世 瞩 目 的 亚运会开 幕之时 ，他推
腹自 问 ，作 为一个普通 的 中 国 人应 为 亚运
会做 点什 么 ？不 言 而喻 ，那 自 然 是献 出 他
的绝技 。就在 去 年 8月 14日 9时30分 ，他
终于 盼到 了 令 人终生难 以忘怀 的 时 刻 。在
正大 集 团 的 支持 帮助之 下 ，用 他 的 第 六把
巨笔——堪 称 世 界 之 最 的 宽 1.2米 、长
3.69米 的 凤尾 笔 ，在铺 于 首都体 育 馆地面
的巨 幅 白 布 上 ，驰骋纵横 ，在 “嗨 ，嗨！”
的助兴 声 中 ，写 出 了 比 “寿 ”大8倍 的 “雄
风”二 字 ，就此 ，当 今世 界汉字之 巨在孙
鑫手 中 诞生。

雨后 日 月 山 西宁画院　王 广 才

敲
起
来

焦
健
　
摄

闲话“雅语”
恒庆

我国古代的一些
知识分子在交谈或写
文章时 ，往往爱采用
一些特殊的用 语 ，即
所谓 “雅语”，以表示
他们高洁拔俗 ，独立不
凡。

据说 ，曾有这样 一
个笑话 ：有一个人去拜
访一位朋友 ，可巧主人
不在家 ，他只好坐下来
等候 。忽然一只老鼠跑
出来 ，打翻了近旁的油
瓶，把油泼到了他的新
袍子上 ，弄得油渍满身 ，

心里十分恼火 ，而恰在
这时主人 回来了 。于是 ，
他压住了 火气 ，强笑着
道：“鄙人坐在贵室的
的宝梁下面 ，因一时疏
忽，惊动了尊 鼠 ，尊鼠
跑动时打翻了令油瓶 ，
里面的贵油 ，洒在小可
的敝衣上面 ，因此 ，鄙
人在尊驾面前露 出 了 丑
态，请尊驾海涵 ！海
涵！”这段话讲的道理
无疑是对的 ，可惜用 了
那么 多 的 “雅语”，读
来总感到有点别扭 ，好
象一个穿西装 的人 ，戴
着一顶瓜皮小帽或套了
一件 马 褂 ，叫 人 忍俊 不

禁。
当然 ，上面这则

笑话是有些夸张 ，可
是这种 “雅语”确实

存在 着 ，在 旧 社会还使
用得相 当 普 遍 。例 如 ，
对别人要称 “尊 、贵 、
令、大 、宝”等 ；称别
人的爱人为“尊夫人”，
称别人的父亲 、儿子 、
女儿为 “令尊 、令郎 、
令爱”，称别 人的店铺
为“宝号 、大 号”；而
对自 己则往往称 “贱 、
鄙、敝、小”等 ，如称
自己 的爱人为 “贱 内”，
称自 己 的家为“敝舍”，
称自 己为“鄙人 、小可”，
称自 己 的儿子 为“小犬 、
犬子”。同 时 ，也 有 一
些文 人 还 往 往 用 割 取

“ 经书”语句 的办法 ，

来造成一些特殊用 语 。
例如孔丘 的 《论语 》中
有“三十而立 ，四十而
不惑 ，五十而知天命 ”
的话 ，于是就称三 十 岁
为“而立之年”，称四
十岁 为 “不惑之年”等
等。今天的青年朋友 ，
对此也许会感到惊异不
解了 。

“ 雅语”，是 习惯
用语的一种 ，是历史的
沉积。为了表示客气和
谦虚 ，在 日 常生活 中 有

限度地 、恰到好处地使
用几个 ，有时还是需要
的。例如 ，我们向别人
问路：“劳驾 ，请问 ，
到××街怎样走？”总
比直截了 当 地问：“喂 ！
到××街怎样走？”那
是要文明 多 了 。当 然 ，
大量地堆砌 “雅语”，
想以此表现 自 己 的 “高
雅”，那在今天将是适
得其反 ，使人感到陈腐 、
寒酸 ；有意装腔作势 ，
会令人讨厌的 。


